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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徐渭作为青藤画派的鼻祖，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

点，他自幼聪慧过人、才华横溢。其大写意风格花鸟画

的创作离不开他的学识眼界，这也是学界关注的核心议

题之一。本文的创新点是以文学中的“文白”概念为切

入点，将其引入绘画之中，以徐渭的水墨花卉题材作品

为基础，以徐渭的画跋与画论为主体，采用文献调研法，

对相关材料进行分析与总结，从而对徐渭水墨花卉题材

作品中的“文白”进行剖析。

一、绘画中的“文”与“白”
古代汉语中有两种表达形式——文言与白话。何谓

“文”，何谓“白”？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张中行曾对“文”

与“白”进行过简单的概括，他认为：“文言，意思是

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。”①只见于文而不口说，即我

们现在所称的书面语；“白”即白话，张中行认为：“白

话，白是说，话是所说，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。”文

言与白话相辅相成，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，知识的垄断

造成了“言文分离”，逐渐生成了口语和书面语两套系统，

以至于在五四运动时期，关于文言与白话的废存问题在

知识分子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“文白之争”[1]。

关于文学中的“文”与“白”，五四运动时期梁朝

威主张应该客观看待白话和文言 [2]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

选择：“故以为文体可以文言，可以白话。非白话不足

以明白则白话可也。非文言不足以动人，则文言可也。

两者各有短长，兼取其长，而去其短斯可也。”②

中国传统绘画本无文白之分，但绘画者有阶级之别。

文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审美意趣，是因为其以“气韵生动”

为最高的审美标准，古代文人士大夫有较高的文学素养，

追求诗画一体、相得益彰的艺术境界，因此造就了这种

独特的文化现象，他们不仅在技法上有着严格的要求，

也在学问、思想和人品等方面有着较高的标准[3]。若以“文”

和“白”来看待中国传统绘画，则可以理解为“对文学

修养素质的追求”与“对笔墨技法本质的探索”。只文

不白，则不成作品；只白不文，则毫无意趣。绘画作品

若想达到一定的境界，只文不可，只白也不可，“不文不白”

即为“又文又白”。

“文”即对文学修养素质的追求，一直以来都是文

人士大夫的基本功。明代李日华曾道：“绘事必先多读书，

读书多，见古今事便多。不狃狭劣见闻，自然胸次廓彻，

山川灵奇透入性地时一洒落，何患不臻妙境？”③文人画

家通过读书提高眼界、开拓视野，文学修养会在创作时

渗透到作品之中，从而提升绘画的境界。

文人画家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学性是普通画工的作

品中所没有的，原因就是普通画工在文学修养方面达不

到文人士大夫的境界，在绘画过程中只单纯追求画面的

视觉效果，无法将自身的思考带入画面之中。而文人画

所体现出的“文”，不仅仅是画家将书法与绘画结合，

或者是单纯地在画面上题诗文，还表现在绘画题材的选

取和通过绘画传达自身情感等方面，他们并不以绘画为

目的，而是将绘画当作与外界交流的一种媒介，引起观

赏者的情感共鸣。“盖文人学士，逸兴写意之作，不甘

调粉涂脂，不甘循规蹈矩，脱略迹象，一以笔墨之情趣

为旨归。盖中国画至水墨花卉，已完全脱离宗教实用等

徐渭水墨花卉题材作品中的“文”“白”之平衡

王卿 首都师范大学

摘要：“文”与“白”本是文学中的概念，即文言文与白话文，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文白间杂的情况，二

者既对立又统一，曾在中国语言历史中产生过激烈的碰撞。文章将“文”与“白”的概念引入绘画之中，着眼于徐渭

水墨花卉题材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并结合徐渭的画论和画跋，探究徐渭的创作过程及作品所表现出的“文”“白”

之平衡。

关键词：徐渭文人画；水墨花卉；文言与白话

中图分类号：J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：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章编号：2097-342X(2023)02-0130-03



艺术研究

-131-

之范围而专于陶冶性情，寄托思想，以供玩赏，自由挥洒，

水墨淋漓，作者多系士大夫，故富于文学趣味。”④

“白”，即对笔墨技法本质的探索，也同样被文人

画家所重视。文人画家对笔墨技法的探索不仅仅局限于

单纯的皴擦晕染、轻提重按，更重要的是对笔墨本质的

追求，试图通过笔墨的表现力来建构内在精神美的表征。

笔墨技法本身就有个性化的特征，突出一种有意味的形

式，以笔墨来表达自我，以笔墨来展示个性。中国画的

笔墨本身就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，在笔墨本身具有的自

律性和文人画家不断探索的他律性的合力下，历代笔墨

技法被不断总结和提炼，实现了融会贯通和升华 [4]。

二、徐渭的“文”与“白”
作为文人画的代表画家之一，徐渭开创了水墨大写

意风格，笔墨更加豪放，且以独立的笔墨形式去构建意

象，将笔下的物象与自己的诗文乃至精神思想、人生阅

历等紧密结合在一起，巧妙地搭配运用“文”与“白”，

实现作品画面的平衡。

徐渭作品中的“文”与“白”所达到的平衡，不仅

仅是简单地将二者结合，而是大胆突破传统形式的束缚，

以自律的笔墨形式来构建书画的意向，以“白”的手法

来表达“文”的意蕴。

徐渭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聪敏，六岁时开始

读书，九岁时便能自己写文章，十岁时仿照杨雄的《解

嘲》写了《释毁》一文，一时间名声大噪，成为十里八

乡著名的“神童”[5]。他曾在《上提学副使张公书》中介

绍了自己的读书经历：“渭少嗜读书，志颇闳博，自有

书契以来，务在通其概焉。”⑤ 徐渭在诗歌上也造诣颇深，

20 世纪 80 年代，研究者们相继发表了很多关于徐渭戏曲

理论和创作的研究成果⑥。这些都可以看出，徐渭的文学

功底非常深厚，他在“文”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都

是有迹可循的，这为他的绘画提供了强大的助力⑦。

黄宾虹曾评价徐渭道：“绍兴徐青藤，用笔之健，

用墨之佳，三百年来，没有人能赶上他。”⑧徐渭在笔墨

技法方面的功力十分深厚。对于徐渭而言，他的作品中

“文”和“白”是分则为二、合则为一的，其绘画语言

在深厚的文学功底的基础上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视觉美

感，且极富创造性和层次感。尤其是其水墨花卉题材的

作品，泼墨大写意的风格一改传统文人画恬静淡雅的特

质，兼之以书入画，融合了草书的笔法 [6]，纵横肆意且

富有意趣的笔墨促使传统中国画由写实向写意转变，并

对中国画的变革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。

徐渭笔下的花卉形象多有着象征意义，这是他将自

己的情绪融入作品的结果 [7]，他将自身的经历与诗书画

结合起来，将“文”与“白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

三、徐渭水墨花卉题材作品中“文”“白”

平衡之体现
在人生经历和心境之下，徐渭以草书入画，《墨葡

萄图》（见图 1）中的葡萄藤是由草书的笔法勾勒而成，

灵动而有力，再加之水墨葡萄笔墨酣畅淋漓，风格疏放，

不求形似，只是将情感汇聚于笔锋再倾泻于宣纸之上 [8]。

徐渭以泼墨法对葡萄叶进行渲染，而葡萄的笔墨水分更

为饱满，产生了极具意趣的晕散效果，枝蔓的动势穿插

于葡萄晶莹剔透的情态之中，随意点撒勾勒看似漫不经

图 1 《墨葡萄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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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，实则每一步在内心之中都有所经营，将水墨的表现

力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[9]。徐渭所追求的笔墨思想，

对“白”的理解发挥到了极致⑨。

在“文”的方面，徐渭的《墨葡萄图》中有题诗曰：

“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无处卖，

闲抛闲掷野藤中。”题诗为草书，字势陡峭，一气呵成，

前两句写人，后两句写画，画中肆意纵情的笔墨传达了

诗词的情感，达到了一种诗、画、人合为一体的境界。

徐渭在《墨花图卷》的题跋中写道：“忙笑乾坤幻泡沤，

闲涂花石弄春秋。”可见，徐渭在创作时的心态是随意

的，随意之中包含了思考，因此下笔也不甚拘谨，这造

就了徐渭大写意狂放的风格，“文”与“白”的融合浑

然天成 [10]。

徐渭笔下的花卉一般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。以牡丹

为例，他在《寄徐石亭》中写道：“闻道名园盛牡丹，

豪家欢赏到春残。自怜亦具看花眼，种菜浇畦不得看。” 

在《牡丹画》中，徐渭也题道：“墨作花王影，胭脂付莫愁。”

又有道：“牡丹为富贵花主，光彩夺目，故昔人多以钩

染烘托见长。今以泼墨为之，虽有生意，终不是此花真

面目。盖余本窭人，性与梅竹宜，至荣华富丽，风若马牛，

宜弗相似也。”他以牡丹来比喻富贵，于他坎坷的人生

而言，牡丹是他可遇不可求的妄念，因此他以泼墨法来

画牡丹 [11]，并写道“终不是此花真面目”，不是此花的

真面目，而是来比拟自己的真面目。牡丹引起了徐渭对

生命的思考和情感的寄托，表现出他在创作时达到了“物

我两忘”之境界，将自己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表现于画面

之上，“牡丹”在其画面之中已经成了具备符号特征的

描绘对象 [12]，徐渭画的牡丹都不着色，花之本体或是叶

子都用大笔挥洒点染而成，花蕊皆是在墨未干时以重墨

表现，晕染自然而别有生趣，枯湿和浓淡的对比相互交融，

韵律感十足，我们从徐渭作品的笔墨之中便可以感受到

他对人生的感悟，以“白”之法来表“文”之牡丹，又

以墨牡丹来自喻，徐渭将文学修养、自身经历、笔墨技

法三者合为一体，体现了他对“文”与“白”的精妙运用，

以及对“文”与“白”平衡的把握。

结 语

徐渭的大写意水墨绘画作品不管是在“文”方面还

是在“白”方面，都对文人画的特征进行了整体的升华。

论“文”，徐渭以书入画，将自己的思想倾注于画面之

中，“文”变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融入“白”之中，在画

法上完成了由前人文人画的写意到大写意的变革。徐渭

将自身深厚的文学素养与娴熟的笔墨技法完美融合，尤

其是在水墨花卉题材的作品之中表现了“文”与“白”

的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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